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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亦
有道
阿 杜

歌
團
好
友
「
方
姨﹂
方
伊
琪
提
醒

本
月
周
四
夜
場
為
鄧
麗
君
六
十
歲
冥

壽
紀
念
演
唱
，
她
有
份
扯
頭
纜
，
寄

言
前
《
明
周
︾
好
友
編
輯
主
任
周
群

歡
「
班﹂
兩
張
演
唱
會
券
，
作
為
她

夫
婦
的
一
次
特
唱
紀
念
。
原
來
江
湖
上
有

歌
壇
方
姨
之
稱
的
方
伊
琪
卅
年
前
以
翻
版

鄧
麗
君
享
盛
名
，
絕
聲
江
湖
，
連
鄧
麗
君

本
人
也
被
自
己
此﹁
二
聲﹂
震
撼
，
曾
經

往
舞
台
現
場
「
考
遇﹂
過
方
姨
，
後
來
二

人
新
加
坡
聯
手
登
過
台
，
聯
手
過
了
關
。

及
後
廿
多
年
，
方
姨
、
麗
君
舞
台
前
後
歌

團
春
秋
中
華
歌
壇
演
出
。
方
姨
和
曾
得
香

港
管
風
琴
冠
軍
之
謝
永
康
結
婚
，
多
年
後

生
出
現
歌
壇
新
秀
謝
公
子
謝
卓
達
，
並
已

蔚
然
成
材
，
而
方
姨
為
了
這
一
次
特
別
紀

念
特
向
周
群
歡
婉
借
是
晚
演
唱
鄧
曲
紀

念
，
入
場
欣
賞
，
而
阿
杜
承
此
任
務
，
責

任
重
大
。
流
行
歌
壇
大
眾
正
盛
傳
三
人
祝

賀
團
，
向
祝
謝
公
子
、
方
伊
夫
婦
祝
賀
，

又
加
鄧
麗
君
名
曲
紀
念
，
雙
琴
一
歌
給
鄧

曲
再
揚
聲
灣
仔
舞
台
，
實
為
香
港
歌
團
的

一
次
再
見
光
輝
之
紀
念
。

歌
團
情
鴛
能
有
恩
愛
永
恆
夫
唱
婦
隨
、

此
情
不
渝
之
情
場
鴛
侶
可
不
少
，
但
以
謝

永
康
方
伊
琪
父
子
三
人
檔
，
合
作
成
名

者
，
實
在
不
多
，
阿
杜
這
︽
明
周
︾
舊

侶
，
昔
日
，
明
周
「
波
叔﹂
舊
臂
，
「
明

周﹂
黃
麗
玲
、
周
群
歡
舊
友
，﹁
明
周﹂

昔
日
每
周
健
筆
，
「
文
匯﹂
多
年
采
風
版

忠
心
兄
弟
阿
杜
者
，
可
說
少
有
，
特
在
此

聯
賀
方
姨
以
示
友
情
可
以
永
遠
。

友誼長存

公
司
前
景
未
明
，
未
來
的
方
向
，
還
要

多
等
幾
個
月
才
有
分
曉
，
但
公
司
仍
為
我

們
舉
辦
了
兩
個
課
程
：
一
個
是
為
導
演
們

請
來
資
深
編
劇
，
教
授
劇
本
寫
作
；
另
一

個
則
為
編
劇
請
來
演
藝
導
師
，
教
授
導
演

拍
攝
技
巧
。

過
往
編
劇
跟
導
演
都
只
會
專
注
在
自
己
的
崗

位
上
，
導
演
看
過
編
劇
所
寫
的
劇
本
，
不
是
批

評
劇
本
平
淡
乏
味
，
就
嫌
沒
有
場
面
，
又
或
者

認
定
某
些
場
景
無
法
拍
攝
。
而
編
劇
看
過
導
演

拍
出
來
的
製
成
品
，
亦
會
指
責
他
們
不
理
解
劇

情
，
拍
不
出
原
意
，
捉
不
到
重
點
，
更
嚴
重
的

甚
至
擅
自
改
動
或
刪
減
劇
本
。
創
作
跟
製
作
之

間
，
好
多
時
都
因
此
形
成
對
立
局
面
。

暫
時
只
上
了
第
一
堂
導
演
班
，
但
對
導
演
的

工
作
，
已
有
了
另
一
番
的
體
會
。
導
演
的
工
作

是
要
把
劇
本
上
的
文
字
轉
化
為
影
像
，
但
這
個

過
程
中
間
會
受
到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
攝
影
、
音

響
、
梳
頭
、
服
裝
、
化
妝
、
剪
接
及
演
員
等
，

都
會
削
弱
了
拍
攝
出
來
的
效
果
。
例
如
在
選
角

上
出
錯
，
演
員
演
不
到
劇
本
的
要
求
，
導
演
將

要
花
更
多
功
夫
去
引
導
演
員
的
演
出
，
而
且
亦

會
拖
慢
拍
攝
進
度
。

電
視
劇
的
製
作
，
不
似
得
王
家
衛
所
拍
的
電
影
，
可
以

隨
便
超
支
。
電
視
劇
的budget

計
算
得
十
分
緊
絀
，
導
演

一
定
要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
完
成
所
有
的
拍
攝
工
作
。
萬
一

遇
上
演
員
情
緒
出
現
問
題
，
達
不
到
要
求
，
又
或
者
遇
上

交
通
事
故
，
十
小
時
的
拍
攝
時
間
，
變
成
只
得
八
個
小

時
，
導
演
如
果
繼
續
要
追
求
最
佳
的
效
果
，
堅
持
不
肯
收

貨
，
不
停N

G

，
那
就
可
能
要
超
時
拍
攝
。
超
時
工
作
當

然
就
要
支
付
超
時
薪
金
，
如
果
要
多
一
天
的
拍
攝
期
，
除

了
人
工
、
運
輸
、
場
租
之
外
，
就
連
飯
盒
都
需
要
額
外
支

出
，
導
演
能
承
擔
這
些
超
支
嗎
？
所
以
做
導
演
的
壓
力
真

的
好
大
，
抗
壓
能
力
真
的
要
超
強
。

整
個
導
演
課
程
有
十
一
堂
，
完
成
課
程
之
後
，
我
們
需

要
拍
攝
一
段
約
十
分
鐘
的
短
片
，
雖
然
拍
攝
將
會
在
個
多

月
後
才
進
行
，
但
因
為
我
們
對
實
際
拍
攝
工
作
是
零
知

識
，
所
以
上
完
第
一
課
之
後
，
我
們
已
感
到
非
常
緊
張
，

馬
上
就
要
做
定
準
備
功
夫
。

除
了
演
藝
導
師
講
解
導
演
技
巧
之
外
，
我
們
還
找
到
公

司
的
攝
影
師
、
燈
光
師
及
其
他
導
演
為
我
們
補
課
，
好
等

我
們
在
正
式
拍
攝
前
，
多
了
解
整
個
拍
攝
流
程
，
以
及
對

鏡
頭
認
知
多
一
點
。
到
真
正
拍
攝
時
，
據
聞
就
連
攝
影
及

燈
光
組
的
同
事
也
同
樣
會
互
調
角
色
，
例
如
會
由
攝
影
助

手
充
當
攝
影
師
，
攝
影
師
則
充
當
他
們
的
助
手
，
好
等
一

班
助
手
可
以
提
升
表
現
。

這
次
互
調
角
色
，
加
深
了
創
作
及
製
作
同
事
理
解
不
同

工
序
。
導
演
不
再
停
留
在
純
粹
追
求
畫
面
的
層
面
上
，
明

白
劇
本
從
零
開
始
的
創
作
過
程
，
了
解
劇
本
的
創
作
原

意
；
而
編
劇
亦
加
深
理
解
由
文
字
劇
本
變
為
影
像
的
過

程
，
體
諒
製
作
時
遇
到
的
困
難
，
促
進
編
、
導
雙
方
的
交

流
。
雖
然
編
劇
們
未
必
都
能
成
為
一
個
導
演
，
而
導
演
也

不
可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
變
身
成
為
編
劇
，
但
相
信
日
後
再

合
作
時
，
將
會
更
能
體
諒
、
更
加
懂
得
尊
重
對
方
。

我要做導演

名
人
有
價
，
名
氣
也
有
價
，
所

以
，
名
人
文
化
在
媒
體
推
動
下
越

演
越
烈
。
除
了
一
些
徒
具
名
氣
的

celebrities

外
，
一
些
曾
經
對
社
會

承
擔
、
開
風
氣
之
先
或
安
撫
人
心
者
不

但
生
前
受
到
愛
戴
，
故
後
也
長
期
令
人

懷
念
，
惠
及
身
外
物
。
所
以
，
近
年
的

名
人
遺
物
展
或
遺
物
拍
賣
會
時
有
所

聞
。繼

數
月
前
的
梅
艷
芳
遺
物
拍
賣
後
，

李
小
龍
一
批
傳
奇
珍
品
也
會
在
港
拍

賣
，
包
括
他
在
電
影
中
穿
過
的
服
飾
和

使
用
的
雙
節
棍
等
。
據
說
是
李
小
龍
逝

世
四
十
周
年
紀
念
活
動
之
一
，
透
過
遺

物
的
展
示
和
流
轉
，
勾
起
人
們
對
這
位

已
故
功
夫
巨
星
的
情
懷
。

談
到
名
人
遺
物
拍
賣
，
不
能
不
提
已
故
的
戴
安
娜

和
瑪
麗
蓮
夢
露
。
雖
然
在
拍
賣
市
場
仍
然
是
陽
盛
陰

衰
，
但
這
兩
位
悲
劇
性
早
夭
的
時
尚
偶
像
叫
座
力
不

低
。
美
國
克
里
斯
蒂
拍
賣
行
︵
港
稱
佳
士
得
︶
在
戴

安
娜
生
前
兩
個
月
為
她
的
衣
物
作
了
一
場
慈
善
拍
賣

會
，
七
十
九
件
衣
物
共
籌
得
近
兩
百
英
鎊
的
善
款
，

其
中
一
件
天
鵝
絨
晚
裝
以
二
十
二
萬
兩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成
交
，
創
下
女
裝
拍
賣
紀
錄
。

戴
安
娜
逝
世
後
，
被
時
任
首
相
貝
理
雅
非
正
式

授
予﹁
人
民
的
王
妃﹂
稱
號
，
想
不
到
她
的
親
民

作
風
也
影
響
到
她
衣
物
拍
賣
的
投
標
對
象
。
跟
一

般
名
人
物
品
拍
賣
投
標
者
多
為
博
物
館
或
私
人
收

藏
家
不
同
，
她
的
衣
物
拍
賣
會
卻
吸
引
了
很
多
平

民
。
而
且
成
功
中
標
者
的
目
的
也
很
簡
單
：
一
位

女
士
說
，
以
她
為
榜
樣
，
把
投
得
的
衣
服
展
示
籌

款
，
建
流
浪
貓
收
留
站
；
另
一
位
則
因
為
跟
戴
妃

一
樣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結
婚
，
欲
以
物
寄
情
，
以
見

證
自
己
的
成
長
云
云
。

然
而
，
兩
年
後
在
同
一
地
點
，
已
故
逾
三
十
年

的
夢
露
遺
物
拍
賣
更
打
破
戴
妃
紀
錄
，
創
下
單
件

成
交
價
一
百
二
十
六
萬
七
千
五
百
美
元
，
那
是
她

一
九
六
二
年
為
甘
迺
迪
總
統
獻
唱
生
日
歌
時
穿
的

釘
珠
晚
裝
。
當
時
的
夢
露
精
神
已
有
點
錯
亂
，
依

靠
藥
物
控
制
情
緒
，
但
她
不
顧
電
影
公
司
反
對
，

從
西
部
的
拍
片
現
場
偷
走
，
飛
來
紐
約
麥
迪
遜
廣

場
。
微
弱
的
歌
聲
在
寒
風
中
有
點
擅
抖
，
卻
表
情

興
奮
。
拍
賣
是
促
進
物
品
交
流
的
手
段
之
一
，
除

了
體
現
其
經
濟
價
值
外
，
也
帶
有
文
化
傳
承
的
意

義
和
人
類
情
感
的
寄
託
需
要
。
名
氣
及
其
衍
生
物

是
價
值
，
也
是
情
感
，
它
代
表
一
種
集
體
回
憶
，

保
存
它
或
懷
念
它
，
就
像
保
存
和
品
味
一
瓶
陳
年

老
酒
。 名氣的價值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有
些
名
詞
或
非
名
詞
，
過
了
幾
個
年
代
，

就
完
全
失
去
原
意
，
明
明
是
正
面
的
，
都
變

了
負
面
，
英
文
的C

om
panions

，
莎
士
比

亞
時
代
就
含
有
貶
義
，
到
了
今
天
，
不
是

老
友
記
就
是
粉
絲
，
大
公
司
夥
伴
，
還
是

好
拍
檔
；
同
樣
在
莎
士
比
亞
時
代
，
讚
賞
名
人
，

N
otorious

這
個
稱
呼
，
是
正
面
好
名
詞
，
今
日
你

用
來
恭
維
名
人
，
他
不
黑
口
黑
臉
就
稀
奇
了
。

中
文
類
似
由
負
變
正
由
正
變
負
的
名
詞
和
非
名

詞
更
多
到
數
不
清
，
諸
如
過
去
尊
稱
上
了
年
紀
的

男
士
阿
伯
，
上
了
年
紀
的
女
士
阿
婆
，
給
人
稱
呼

阿
伯
阿
婆
的
男
女
，
無
不
欣
然
應
諾
，
今
日
除
非

是
親
屬
關
係
，
三
九
唔
識
七
，
自
認
後
輩
這
個
尊

稱
阿
伯
阿
婆
也
成
了
忌
諱
，
電
台
長
者
節
目
，
都

改
稱
公
公
婆
婆
為
哥
哥
姐
姐
了
，
不
為
什
麼
，
就

是
上
了
年
紀
的
男
女
都
怕
老
；
不
像
幾
十
年
前
以

認
老
為
榮
，
男
愛
自
稱
老
子
，
女
愛
自
稱
老
娘
，

現
代
人
就
是
談﹁
老﹂
色
變
。
︵
所
謂
現
代
人
，

其
實
都
是
港
人
，
大
陸
台
灣
敬
老
風
氣
仍
盛
。
︶

近
日
對
韻
文
有
了
興
趣
，
經
常
翻
閱
張
相
的
︽
詩
詞
曲
語

辭
匯
釋
︾
，
發
覺
裡
頭
不
少
古
人
用
語
，
就
跟
今
人
大
有
差

異
，
最
令
人
驚
奇
的
，
還
是﹁
弟
子﹂
和﹁
子
弟﹂
兩
個
名

詞
，
原
意
跟
今
日
太
不
一
樣
了
。

大
家
都
知
道
，
學
校
給
家
長
發
通
告
，
都
慣
稱
學
生
為

﹁
貴
子
弟﹂
；
學
生
給
老
師
寫
信
，
無
論
雅
屬
還
是
心
儀
，

都
自
稱
為
弟
子
，
可
是
在
明
朝
之
前
，
就
不
是
這
個
意
思

了
，
原
來
子
弟
是
指
嫖
客
，
弟
子
不
是
妓
女
也
是
優
伶
：
白

居
易
︽
長
恨
歌
︾
中﹁
梨
園
弟
子
白
髮
新﹂
，
弟
子
是
指
官

妓
，
跟
今
日
的
弟
子
含
意
可
真
是
相
去
十
萬
八
千
里
，
今
日

正
面
的
好
名
詞
，
在
幾
百
年
前
那
麼
負
面
，
到
底
是
怎
樣
轉

變
過
來
，
真
希
望
有
專
家
研
究
一
下
。

﹁
千
古﹂
一
詞
，
在
明
朝
還
是
對
生
人
的
尊
稱
，
不
是
今

日
白
事
花
圈
上
題
款
才
用
得
着
。
書
畫
鑑
證
家
看
到
書
畫
出

現﹁
雅
屬﹂
二
字
，
便
知
不
是
出
自
明
人
手
筆
；
雅
屬
二
字

清
朝
才
開
始
沿
用
。
何
止
一
本
通
書
不
可
看
到
老
，
語
言
也

有
它
的
歷
史
。

尊稱也曾是貶詞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南
高
加
索
之
旅
出
發
前
，
領

隊
彼
德
曾
經
解
說
，
因
為
亞
美

尼
亞
與
阿
塞
拜
疆
正
值
疆
土
糾

紛
，
行
程
安
排
只
能
先
遊
亞
美

尼
亞
，
然
後
入
格
魯
吉
亞
，
最

後
從
格
魯
吉
亞
進
阿
塞
拜
疆
，
還
叮
囑

團
員
們﹁
小
心
保
管﹂
搜
購
的
亞
美
尼

亞
紀
念
品
，
避
免
入
境
阿
塞
拜
疆
時
，

遭
到
留
難
。
團
友
中
，
有
欲
購
買
亞
美

尼
亞
拔
蘭
地
酒
，
亦
有
計
劃
搜
羅
亞
美

尼
亞
歷
史
圖
冊
和
宗
教
書
籍
，
不
禁
起

哄
，
心
大
心
細
的
盤
算
如
何﹁
小
心
保

管﹂
這
些
物
資
。
想
不
到
，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政
治
角
力
，
真
會
影
響
社
會
民

生
！從

格
魯
吉
亞
進
入
阿
塞
拜
疆
，
旅
遊

車
沿
格
魯
吉
亞
軍
事
公
路
奔
馳
，
駛
進

高
加
索
山
區
，
一
路
上
可
以
盡
情
欣
賞

大
高
加
索
山
脈
的
壯
麗
景
色
。

從
西
往
東
走
的
行
程
，
正
好
走
過
格

魯
吉
亞
著
名
釀
酒
區
︱
︱
山
城
錫
格
納

希
，
沿
途
參
觀
貴
族
莊
園
及
古
老
教

堂
，
並
進
入
酒
廠
品
嚐
頗
有
名
聲
的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

途
中
還
經
過
捷
瓦
利
隘
口
︵
海
拔
二
千
九
百
三

十
五
米
︶
，
由
此
沿
路
下
山
至
卡
茲
貝
吉
︵
海
拔

一
千
七
百
米
︶
，
然
後
跟
隨
着
導
遊
小
姐
步
行
登

山
，
參
觀
山
頂
的
聖
三
一
教
堂
︵
海
拔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米
︶
，
並
從
此
眺
望
卡
茲
貝
克
山
峰
︵
海
拔

五
千
零
四
十
七
米
︶
的
皚
皚
雪
景
。
不
知
哪
來
的

幸
運
，
天
氣
忽
變
，
颳
起
大
風
，
對
面
山
上
的
輕

雪
，
竟
隨
着
風
向
飄
過
來
，
散
落
遊
人
身
上
，
定

過
神
來
，
響
起
的
是
陣
陣
歡
呼
喜
悅
聲
！

據
悉
很
多
南
高
加
索
旅
行
團
，
要
求
行
程
緊

湊
，
都
放
棄
這
個
格
魯
吉
亞
人
稱
聖
山
的
卡
茲
貝

克
山
景
點
，
多
謝
領
隊
彼
德
的
堅
持
和
安
排
，
全

面
的
細
緻
行
程
，
令
大
家
有
無
憾
的
幸
福
感
。

無憾的幸福感

琴台
客聚
孫浩浩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一到莫斯科，就想去看紅場。誰料後來在莫斯
科的四天時間裡，天天乘車都要經過紅場。
原以為紅場很大，其實紅場比我們的天安門廣
場要小得多。紅場，是俄羅斯的象徵。那裡，有
與俄羅斯所有重大歷史政治事件有關的克里姆林
宮，有色彩斑斕的聖瓦西里大教堂，有古老壯觀
的國家歷史博物館，有全俄最大的古姆百貨商
場，還有在紅場中央最顯著位置上的列寧墓。
一道鐵欄杆擋在紅場的中間，將拍照的人群遠
遠隔開。朋友指着那座看上去並不起眼，由黑、
紅兩色大理石與花崗石建成的石基座說，它的裡
面就是安放列寧遺體的地方。隨着瞻仰列寧儀容
的隊伍，我走到了安全檢查處。俄羅斯警察要求
寄存所有的揹包、照相機、攝影機、手機，甚至
小提袋。空着兩隻手，就沒了旅遊觀光的意味。
懷着一顆頂禮膜拜的心，我只好用眼睛去記錄一
切。
沿着列寧墓後與克里姆林宮牆之間的小路，我
從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捷爾仁斯基、布瓊尼、
伏羅希洛夫等12位前蘇共最高領導人的墓前逐個
走過。這些完全一樣的方柱形墓碑，上端都是墓
碑主人的半身雕像，棺蓋上面刻着姓名與生卒年
月，旁邊斜放着兩束紅豔豔的康乃馨。唯獨沒有
赫魯曉夫的墓碑。
從外面看，列寧墓是個上大下小的梯形建築。
墓體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的上層是
檢閱台，曾經見證歷史上著名的1941年紅場大閱
兵。那天是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紀念日。德軍
的飛機不停地對莫斯科進行空襲，斯大林就站在
檢閱台上。受閱部隊數十萬紅軍官兵雄赳赳、氣
昂昂地通過紅場後，直接開赴前線同德軍作戰。
後來，檢閱台上站過赫魯曉夫，站過勃列日涅
夫，站過戈爾巴喬夫，也站過葉利欽，站過普
京。
進入列寧墓，我恍如走進漆黑的夜晚。黑色大
理石的天花，黑色大理石的牆壁，黑色大理石的
台階，幽幽的幾盞小燈發出微弱的光線，引領我
一步一步走向地下深處。轉彎後豁然寬闊，所有

的光線都聚集在一塵不染、清澈透明的水晶棺
裡，柔和而朦朧。我一眼望見無數次在電影裡熟
悉的列寧，仰面躺臥在鋪有紅色黨旗和國旗上，
臉色自然、平和，泛有光澤，彷彿睡着一樣的安
詳。圓點的蝴蝶領結，黑色的西裝，胸前佩戴着
一枚紅旗勳章。列寧的左手仍然習慣地微微握
着，右手鬆開，生動得與面部表情和諧一致。
我懷着仰望、心存神聖和虔誠的敬意，腳步輕
輕地圍着列寧水晶棺走一圈。默默地向這位推翻
沙皇統治，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
聯的偉人三鞠躬。用心靈的方式，獻上自己的一
份尊敬、一份動容、一份寂靜······
近年來，圍繞着列寧墓是否遷出紅場的爭論一
直沒有停過。1993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撤銷
了列寧墓前的「全國第一崗」，將這個在蘇聯時
代被人們譽為「全國第一崗」移到紅場上的無名
烈士墓。我想伴隨着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成功，人
們終將向列寧做出最後的告別。
移到無名烈士墓的「全國第一崗」，背後是克

里姆林宮的紅牆，面對亞歷山大花園。兩座玻璃
崗亭置放於墓的兩側，亭前站着兩名神情莊重的
持槍哨兵。哨兵如同鐵打鋼鑄一般，一動不動地
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的無名英雄守靈。隨着
克里姆林宮斯巴斯基鐘樓下午五點正鐘聲的敲
響，哨兵就左手持步槍，雙腿邁正步換崗。我靜
靜地看完「全國第一崗」每小時一次換崗的全過
程。
這是一座造型簡潔明快的無名英雄墓，鋼盔和
軍旗的青銅雕塑，擺放在深紅色的大理石陵墓
上。墓前凸型的五星狀火炬噴發出焱焱火焰，據
說從建成的那一刻燃燒到現在，從未熄滅。火炬
前方青色大理石地面上篆刻的銘文：「你的名字
無人知道，你的功勳永垂不朽」。蘇聯2700萬人
的犧牲，納粹607個師的被殲， 使無名烈士墓成
為俄羅斯人永遠引以自豪的聖地。外國領導人到
訪，都要到這裡來獻花。
在莫斯科，我最喜歡的不是夜晚去紅場散步和

聽克里姆林宮鐘聲叮噹響，也不是搭乘世界最奢

侈的地鐵系統，甚至不是恢弘大氣的莫斯科大
學，而是遠在郊外的新聖女公墓。它讓我震撼，
它讓我心潮澎湃，它是一個不可不去的地方。新
聖女公墓不具有克里姆林宮的觀賞性，也不具有
紅場那樣的象徵意義，可它沉澱的是俄羅斯厚重
的歷史和文化。
傍依着莫斯科河的新聖女公墓，分為修道院和

公墓兩個部分。修道院是16世紀俄國的代表建
築，主建築斯摩棱斯克教堂的5個「洋蔥頭」金
頂，與紅棕色的圍牆相映生輝。彼得大帝的姐姐
索菲亞公主就在這裡被囚禁並埋葬。一牆之隔的
新聖女公墓，掩映在一片白樺林中，2萬6千名對
俄羅斯民族和歷史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精英長眠
於此。每個造型獨特的墓碑和塑像，都向世人講
述着他們不同的生命故事。
誰如此霸氣？由中國產的白色大理石、意大利
產的藍色馬賽克、巴西產的紅色斑岩構成的俄羅
斯三色旗的墓碑，上面沒有書寫姓名與生平。普
京對他的評價是：終結了前蘇聯，開創了新俄羅
斯，歷史會記住他，他就是俄羅斯聯邦第一任總
統葉利欽。
一半臉為白色，一半臉為黑色。唯獨沒有進入

紅場蘇聯最高領導人墓地的赫魯曉夫一張臉孔，
兩種顏色。他一生的功過是非就這樣深深地蘊涵
在這截然分明的一白一黑之中，讓世人任意論說
和評判。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這裡也有

一席之地，身着中山裝的王明雕像兩眼放光，與
她的妻子和女兒成為新聖女公墓裡僅此一家的外
國人。
俄國散文之父果戈里的墓裡沒有屬於自己的頭

顱，傳說先是被他的「粉絲」收藏，後來又神秘
丟失。或許讓果戈里稍感安慰的是，他墓地的鄰
居是《變色龍》和《套中人》的作者契科夫。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於我們只有
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
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
無為而羞愧」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墓碑雕像上的
眼睛深深地凝視着遠方，《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影響了中國的幾代人。以紅色大理石為背景的馬
雅可夫斯基雕像，橫眉冷對的目光，刻畫出這位
革命詩人鮮明的氣質與性格。遺書中只想伴着母
親的法捷耶夫，現在墓碑雕像的下面卻是五個

《青年近衛軍》。
深灰色大理石的卓婭雕像，再現了女英雄就義

的最後時刻：她雙手被縛在後面，襤褸的衣衫裸
露出半邊乳房，身體因痛苦而扭曲着。然而，她
的頭顱卻高高地揚起，顯示着生命的堅貞不屈！
「死」本身是一種「矗立」，和生命一樣有尊
嚴，它巨大、唯一、磐重，凜然不可冒犯。接着
的那個下午，我什麽也不想，一直在想那個被德
軍殺害的女孩，想那篇《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行走在墓園裡的林蔭小道，密密的墓碑，就好
像是走進了俄羅斯近現代歷史的深處。秋日的陽
光斑駁在墓碑上，樸素、祥和、安謐，唯一葳蕤
的是草木，是靜悄悄自個生長的野花。
憑藉雕刻家與建築師的設計，墓主的靈魂與墓
碑的雕塑藝術巧妙結合，將一個原本寂靜無聲的
世界，變成了展示生命價值與美好藝術的「露天
雕塑博物館」，變成了靈魂矗立的家園。

靈魂矗立的家園

百
家
廊
江
揚

看
過
李
小
龍
的
電
影

嗎
？
記
得
那
個
經
典
場

面
嗎
？
李
小
龍
在
異
國

餐
廳
，
面
對
那
些
他
不

認
得
的
雞
腸
文
字
，
點

了
一
道
又
一
道
的
湯
，

令
他
哭
笑
不
得
。

這
就
是
人
性
，
都
隱
藏
自
己

不
識
外
文
，
裝
出
懂
的
樣
子
，

結
果
自
然
是
吃
虧
了
。
看
過
一

個
笑
話
，
也
是
這
樣
的
人
性
表

現
。
有
個
打
扮
高
貴
的
婦
人
，

初
到
法
國
，
進
入
餐
廳
裡
，
伙

計
遞
上
菜
單
，
她
看
了
半
天
後

指
着
其
中
一
項
對
伙
計
說
：

﹁
我
點
這
個
。﹂
法
國
侍
應
很

有
禮
貌
地
說
：﹁
女
士
，
你
點

的
東
西
現
在
樂
隊
正
在
演

奏
。﹂其

實
，
不
懂
外
文
到
了
國

外
，
出
醜
是
閒
事
。
就
算
你
中
文
很
好
，

有
時
點
到
的
食
物
也
會
出
乎
你
意
料
之

外
。
比
如
我
最
近
吃
到
的
一
道
菜
，
叫
做

﹁
虎
皮
鴨﹂
，
端
上
來
之
後
，
是
用
腐
皮

夾
着
某
些
內
容
的
餡
，
你
一
定
以
為
裡
面

有
鴨
吧
，
卻
原
來
是
碎
魚
和
碎
肉
。
為
什

麼
叫﹁
虎
皮
鴨﹂
，
可
能
是
皮
像
虎
皮
，

或
者
虎
皮
和
腐
皮
諧
音
接
近
吧
，
而
斬
件

後
卻
像
芋
泥
鴨
的
樣
子
。

又
如
我
最
近
吃
到
的﹁
雞
腸
麵﹂
，
裡

面
有
麵
了
吧
？
想
像
中
麵
像
雞
腸
，
或
是

用
雞
腸
來
烹
製
的
麵
食
。
結
果
是
番
薯
蓉

做
皮
，
裡
面
包
着
磨
碎
的
冬
菇
和
雞
蛋
。

切
出
的
形
狀
像
豬
大
腸
多
於
雞
腸
。
如
果

不
曾
吃
過
這
兩
道
菜
，
到
餐
館
後
看
到
菜

單
，
想
試
試
鴨
和
雞
腸
，
就﹁
領
嘢﹂

了
。
好
在
這
兩
道
菜
都
非
常
好
吃
，

﹁
領﹂
的
是
好
嘢
。

人
性
就
是
這
樣
，
看
不
懂
都
不
會
問
，

還
裝
懂
，
裝
有
學
問
。
人
性
之
中
，
還
有

一
種
特
別
的
現
象
，
就
是
看
不
懂
時
，
會

對
伙
計
說
，
來
些
店
裡
拿
手
的
菜
吧
。
結

果
是
，
最
貴
的
蒸
魚
和
鮑
參
翅
肚
全
上

了
，
埋
單
時
就
做
了
冤
大
頭
。
因
為
如
今

香
港
食
肆
店
租
昂
貴
，
都
希
望
客
人
點
些

貴
菜
，
如
果
客
人
看
菜
單
時
不
知
內
容
，

又
表
現
人
性
中
的
扮
有
錢
不
看
價
錢
的
習

慣
，
那
就
不
能
怪
別
人
了
。

菜單與人性 隨想
國

興 國

■女英雄卓婭墓碑雕像。 歐偉建 攝


